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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：一個「女性經驗」的家庭計劃 

 

    1922年山額夫人帶來了節育的思想，但是因為 1920年代的中國與 1959年

的臺灣各有其特殊的背景，而在思想的傳入過程中，既有接受，亦有抗拒。1950

年代的臺灣，主持農業工作的農復會領導者，在評估臺灣的生育狀況，決定實施

節育，但在政治禁忌的年代中，節育違反國父遺教，更違反基本國策，也觸犯到

了天主教的教義，無論是在議場上，或者在輿論上，反對者與贊成者的爭論始終

不休。農復會一方面希望藉由蔣夢麟的發言，讓更多人知道節育，但一方面，又

不希望山額夫人的到訪使得原本正反雙方的衝突更加劇烈，於是山額夫人無法來

臺灣，農復會以計劃制補助民間團體的型式默默的去做。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便是

在這樣的考量與認知之下成立，並成為第一個在臺灣倡導家庭計劃的組織。 

中國家庭計劃協會，以一個民間團體的性質，能夠運用學校、村里、衛生院

所、公營事業原有的集會，與他們合作，並且能夠不被政治力所干擾，關鍵便在

於家庭計劃協會的主事者舒子寬女士，擁有豐厚的黨政、社會與各種領域的人

脈，並且與農復會的領導者蔣夢麟、蔣彥士、錢天鶴等人保持友好的關係。因此

經費方面能夠源源不絕。然而她們爭取經費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，而是藉由人

脈關係逐一打通各項障礙，方能有推動家庭計劃運動的力量。 

家庭計劃以孕前衛生走入婦幼衛生，在公開的說法裡，是為了避免政治壓

力，因此，人口的問題改以衛生問題的面貌呈現，是為了避免政治上反對的聲音

干擾。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語言。然而，在檔案之中我們讀到了，孕前衛生進入婦

幼衛生的意義在於，生育狀態的改變，而且是集體的，藉由機械的阻絕，以各種

方式使得婦女改變生育習慣。家庭計劃協會試著一邊教導群眾，一邊讓民眾有自

主思考，自由選擇的能力。然而，隨著美方資金的投入，以及新式避孕器樂普的

問世，臺灣的家庭計劃發展有著革命性的突破，但在此時，家庭計劃協會也與農

復會中止了計劃制的合作，轉而與其他機構合作，繼續推行他們的小規模式的家

庭計劃，以及其他包括幼兒安養，婚姻指導等等社會福利的活動。 

    從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投入家庭計劃發展的這十年來看，家庭計劃協會所從事

的，無疑的是一個充滿女性經驗，與具有女性觀點的家庭計劃。從發起的動機，

可以看出身為一個女性，舒子寬學習到了節育的知識，使她與其他女性比起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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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擁有更多的自由。而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，使她有想要組織一推廣節育團體

的想法。在她活潑而充滿熱誠，開朗而又能在各種社交場合活躍的個人特質中，

她能把握個人特質的優點，爭取到她盡可能所可以爭取到的資源。因此，蔣夢麟

可以成為她的忘年之交，遠在國外的布拉許夫人可以和她一見如故，想要收她做

乾女兒，她在美國募款，可以折服洛克裴勒。這些都是相當美好的故事。 

    而在黨政人事關係上，她能夠掌握到相當多的人脈，並且不但爭取到了男性

的支持，還在官夫人的社交圈中，獲得不少的友誼。這些對於她推動節育來說，

都是無形的助益。 

    在與民眾溝通的時候，筆者注意到了，身為一個女性，她能夠與婦女感同身

受的對話，能夠讓婦女說出她們想要說的話，並且注意到了婦女在身體上的感

受。她主張先做小範圍，多訪談，這些都是以婦女的處境做為優先考量的一種表

現。 

    當然，做為一個開路先鋒，家庭計劃協會的工作經驗及其所建立的方法、制

度，對於後繼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幫助，例如以卡片建立受訪與接受指導婦女的資

料；「回復訪視」制度，用以了解個案的使用情形及問題，並可做節育材料的補

充；以及生育指導站的分類等等，都是她們的創舉。而她們使用各種可以運用的

媒介，來宣傳節育，她們有報紙專欄，有廣播時段，有小傳單，有專書，有話劇，

有海報⋯等等不一而足，這種精神也為後來的執行者，如婦幼衛生協會、家庭計

劃研究所所承繼。臺灣的家庭計劃宣傳方式，不僅多，而且廣，幾乎無處不在，

可以說是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奠定下來的基礎。 

    本文所能提供給學術界做一參考的地方約略有幾點：第一，本文試著擺脫一

固定的假設，即假設 1950年代的婦女必然受到壓迫，擺脫以今非古的觀點，而

試著以背景鋪陳的方式，將「中國家庭計劃協會」帶出來、呈現出來，讓她們的

女性特質「發聲」；第二，本文嘗試以檔案的閱讀，與口述訪談方式的並用，藉

以呈現一個身為女性的執行者，當她在面臨有關女性身體與女性生育的家庭計劃

運動時，她的女性特質會帶給她什麼影響，她會有什麼想法？她會如何去做？；

第三，本文處理的雖為單一機構，但是並未忽略它與整個大環境的互動關係，因

此農復會、黨政關係等等，都是與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的，尤其是

家庭計劃協會與其背後的黨政關係，本文似乎是學界第一個觸及並試圖探討的。

當然在材料與人的記憶都有一個限度之下，本文的初探無法將每一條線索都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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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來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這是一個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。 

    本文當可再做一延伸性的討論。在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之後的婦幼衛生協會，

及其背後龐大而複雜的關係，各機構之間的合作，各機構主事者之間的合作，以

及民眾的反應，都是可以再做研究的題材。還有一個可供筆者與學界日後努力的

方向：舒子寬所代表的，當然只是「一個」「一種」女性經驗而已，其他的女性

執行者對於家庭計劃又是如何看待呢？甚至我們可以將這問題移到民眾身上，民

眾的聲音我們該如何去呈現它？本文雖然嘗試著從報刊雜誌上舒子寬與民眾的

對話中看到一些端倪，然而不可否認的，這些材料若欲代表民眾的聲音，終究顯

得過於薄弱，那麼，我們如果要呈現民眾的聲音，是不是就必須從事大規模的口

述歷史不可？抑或我們有其他材料可以替代？ 

    雖然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還沒走入歷史，它目前仍然還持續的在舉辦各項活

動，然而它目前主要是以老年人為訴求的「萬年青俱樂部」為主要的活動，這也

可看出時代變遷的痕跡。舒子寬女士年近九十，但是當筆者問起她對於家庭計劃

協會的歷史定位是如何看待的，她仍然用很溫和但又堅定的語氣告訴我： 

我只是個發起者而已，真正要靠的還是各方面的力量。但我們是最早發起

的，這是沒有辦法可以否認的。是我們發起，然後大家慢慢幫忙、發展，

開天闢地的還是我們。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趙育農，〈舒子寬女士訪談記錄(二)〉(2004.1.1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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